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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 溪 江 ，在 雁 荡 诸 峰 和 括 苍 山 脉

的包围中千回百转。在浙江省永嘉县

腹 地 ，溪 流 渐 趋 平 缓 ，冲 积 成 曲 折 宽

阔 的 江 湾 ，形 成 一 片 河 谷 平 原 。 那 些

依水而筑的古村落，就散布在附近。

五 代 后 周 时 期 ，福 建 长 溪 人 李 岑

为 了 躲 避 战 乱 ，拖 家 挈 口 ，跋 山 涉 水 ，

至 楠 溪 江 上 游 一 带 ，但 见“ 山 峰 挺 秀 ，

涧 水 呈 奇 ，人 生 其 地 者 ，皆 慧 中 而 秀

外 ，温 文 而 尔 雅 ”。 于 是 ，他 们 停 下 迁

徙 的 脚 步 ，辟 地 结 庐 ，繁 衍 生 息 ，并 以

苍墩为村名。后因避讳，改名苍坡。

苍坡的先民，是见了世面的，从村

庄 的 建 筑 上 可 窥 一 斑 。 农 耕 时 代 ，对

自 然 的 亲 近 和 崇 拜 ，是 建 筑 学 上 朴 素

的 审 美 观 念 ，落 实 在 规 划 布 局 上 ，往

往 讲 究“ 山 环 水 抱 必 有 气 ”的 风 水 格

局 。 借 自 然 山 水 ，融 文 房 四 宝 ，诠 释

耕 读 传 家 的 理 想 。 如 今 ，走 进 苍 坡 的

每 一 个 人 ，仍 为 其 缜 密 有 序 、精 致 贯

通的布局叫绝。

苍 坡 是 一 个 封 闭 式 的 村 寨 ，背 依

笔 架 山 ，面 临 楠 溪 江 。 用 鹅 卵 石 块 垒

砌 的 寨 墙 院 墙 围 成 方 形 ，护 佑 着 村

庄 。 村 口 有 一 座 木 牌 楼 ，以 大 斗 、小

斗 、托 梁 、挑 檐 组 成 ，予 人 庄 重 古 朴 的

感 觉 。 上 悬 方 正 的 匾 额 ，书“ 苍 坡 溪

门 ”四 个 大 字 。 进 入 村 口 ，须 得 跨 过

三 级 条 石 砌 成 的 台 阶 。“ 三 试 阶 ”，鼓

励 村 民 通 过 府 试 、乡 试 、会 试 ，以 登 天

子 堂 。 紧 密 连 接“ 三 试 阶 ”的 七 级 台

阶 ，长 约 20 米 ，铭 记 李 姓 子 孙 因 政 绩

显赫连升七级的荣耀。村民将这七级

台 阶 ，命 名 为“ 进 士 坦 ”。 入 村 必 经 的

小 桥 ，由 石 条 搭 建 而 成 ，窄 窄 的 ，貌 不

惊 人 ，寓 意 却 深 ：五 块 大 小 匀 称 的 拱

形 石 条 ，似 墨 锭 。 一 条 长 达 300 多 米

的 鹅 卵 石 主 街 ，悠 长 如 梦 ，牵 引 我 们

的目光迎向一排三座各自突起却相互

联结的山峰。当地人称它们为笔街和

笔架山。笔街两侧各有宽阔的方形莲

池，似砚。西池用来日常洗涤，洗衣妇

可以从掌间感受清水的抚摩。东池环

绕宗祠、庙宇，传承着家族训导和对先

祖的敬祀。村外的几千亩平畴则是一

张巨大的宣纸，任由子孙落笔生辉。

一 个 走 过 千 余 年 风 雨 的 家 族 ，一

定会留下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。在望

兄 亭 ，我 找 到 了 答 案 。 苍 坡 村 东 南 角

有 亭 ，四 面 敞 开 ，檐 角 飞 翘 ，披 檐 舒

缓 ，与 方 巷 村 的 送 弟 阁 遥 遥 相 望 。 关

于 这 对 亭 阁 ，还 有 感 人 的 故 事 。 相

传 ，苍 坡 李 氏 七 世 祖 兄 弟 俩 感 情 深

厚 ，成 年 后 另 立 门 户 ，弟 弟 留 守 老 宅 ，

哥哥去方巷村开基立业。两人白天忙

于 劳 作 ，晚 上 才 有 空 面 聊 。 一 旦 坐

聊 ，话 语 不 休 ，不 知 不 觉 夜 便 深 了 。

哥 哥 执 意 送 弟 弟 回 家 ，弟 弟 免 不 了 返

送 。 如 此 往 复 ，晨 曦 已 初 露 。 于 是 ，

兄 弟 俩 约 定 ：各 自 在 村 里 造 一 座 亭

阁 ，平 安 到 达 自 己 的 村 庄 后 ，便 在 亭

阁上挂灯笼以报平安。

故 事 ，讲 述 村 民 的 内 心 憧 憬 。 兄

友 弟 恭 ，这 种 笃 爱 和 睦 源 自 血 缘 ，源

自 本 性 。 北 宋 末 年 ，苍 坡 李 氏 八 世 祖

李 霞 溪 的 兄 长 奉 命 出 征 ，战 死 在 抗 辽

前 线 。 李 霞 溪 毅 然 辞 官 还 乡 ，扛 起 照

顾 哥 哥 一 家 的 重 任 ，在 东 池 中 央 筑 水

月 堂 寄 托 哀 思 。 水 月 堂 ，屋 脊 灵 动 ，

四 面 有 重 檐 。 堂 南 端 辟 一 小 院 ，内 挖

小池，如明镜镶嵌，可鉴日月。

孝 悌 行 于 家 ，乃 有 仁 爱 施 于 人 。

楠溪江上多矴步桥，村民聚石水中，以

备 涉 溪 。 一 步 置 一 石 墩 为 母 矴 ，隔 六

七 步 另 附 一 子 矴 ，以 便 行 人 避 让 。 那

日，我空手过溪，于石矴上遇一挑担村

民。老汉于几米之外止步谦让。我心

生感激，停步道谢。老汉咧开双唇，缓

缓 说 起 李 氏 族 范 ：行 矴 步 之 上 ，男 让

女 ，长 让 幼 。 老 汉 嘴 里 吐 出 的 每 一 个

字，都是从先祖那儿继承的君子气质。

四 通 八 达 的 青 石 路 ，将 我 们 引 向

村 庄 深 处 。 笔 街 两 侧 的 民 居 极 有 特

色 ，矮 墙 将 宅 院 包 围 成 严 谨 整 齐 的 独

立 空 间 ，偏 有 瓦 松 、蓬 草 不 甘 寂 寞 地

探 出 石 墙 ，以 点 滴 葱 茏 ，串 联 起 若 有

若无的沟通。家家户户都有阔大的廊

檐 ，檐 下 角 落 堆 放 一 些 农 具 。 夏 日 迟

缓 的 风 ，吹 来 妇 人 寥 寥 几 句 家 常 对

话 ，方 言 口 音 浓 重 ，我 几 乎 听 不 懂 。

每 一 个 院 子 ，都 有 农 妇 在 晒 红 豆 、豇

豆 。 竹 筛 搭 在 门 前 ，也 搁 在 矮 墙 上 。

我 凑 近 去 闻 ，经 过 阳 光 曝 晒 沉 淀 下 来

的 气 味 ，暖 热 黏 稠 。“ 冬 晒 萝 卜 生 姜 夏

晒 豆 。 当 季 吃 不 完 的 ，晒 干 ，留 待 日

后 慢 慢 吃 。”边 上 稍 年 轻 的 女 子 用 普

通 话 告 诉 我 ：“ 自 己 家 种 的 ，自 己 晒

的 ，吃 味 好 。”我 承 认 ，我 有 片 刻 的 出

神。这种熏染了岁月尘烟和农耕传统

的 生 活 方 式 ，是 时 间 非 常 充 裕 的 旧 年

月里才有的细节。

在 一 道 旧 拱 门 前 ，遇 到 躺 在 手 拉

车上瞌睡的老人。他干枯得像一根干

豆 角 。 老 人 微 眯 着 双 眼 ，被 我 们 的 脚

步 惊 动 之 后 ，略 欠 了 欠 身 子 ，右 手 遮

在 前 额 ，试 探 了 阳 光 挂 在 马 头 墙 上 的

高 度 ，很 快 又 耷 下 去 ，放 心 地 潜 回 杳

杳 旧 梦 里 。 日 子 可 以 很 慢 很 慢 ，这 是

他 安 静 地 与 自 然 相 处 的 方 式 ，也 是 凭

吊过往的方式。

绕 完 民 居 的 东 北 边 ，算 是 到 了 村

庄 外 围 。 天 蓝 得 令 人 发 晕 ，云 朵 像 是

撒 开 四 蹄 的 白 兔 。 一 鉴 方 塘 ，水 面 并

不 辽 阔 ，是 狭 长 的 区 域 。 风 吹 涟 漪 ，

漾开细碎的下凹的弧面。岸上遍植杂

树 。 最 壮 硕 的 榕 树 ，黑 褐 色 的 枝 干 苍

凉 ，偏 长 出 一 树 繁 华 ，欹 依 倾 斜 ，将 万

千 枝 叶 披 垂 ，绿 荫 连 着 绿 荫 ，营 造 出

“ 城 中 如 火 热 ，此 地 独 清 凉 ”的 惬 意 。

隔 了 水 岸 ，便 是 一 马 平 川 的 沃 野 。 晚

稻 插 下 不 久 ，秧 苗 随 风 起 伏 ，形 成 明

朗的线条。孤注一掷的青黛盘桓在水

天 之 间 ，飘 浮 起 流 动 的 绿 意 。 置 身 其

间，好像观赏一部田园抒情短片。

工 作 的 原 因 ，近 些 年 我 每 周 都 要

从温州市区跨瓯江向北去往永嘉县几

次 ，也 有 幸 看 着 杭 温 高 铁 温 州 北 站 一

点 一 点 建 成 。 因 为 多 年 的 文 旅 工 作 ，

我 对 瓯 江 、楠 溪 江 沿 岸 的 文 化 和 旅 游

资源早已了然于胸。但若不是有专题

会 议 相 邀 ，我 还 真 错 过 了 眼 皮 底 下 这

处新晋的网红打卡地——瓯窑小镇。

从 杭 温 高 铁 温 州 北 站 向 东 ，直 线

距 离 不 足 两 公 里 ，就 是 全 国 重 点 文 物

保护单位“坦头窑遗址”所在地——瓯

窑小镇。小镇以遗址所在的龙下村为

核心进行开发建设。这里地处楠溪江

与 瓯 江 交 汇 之 处 ，向 北 上 瓯 越 大 桥 就

能 看 到 温 州 古 港 的 朔 门 码 头 ，向 南 则

能 一 头 扎 进“ 水 秀 、岩 奇 、瀑 多 、村 古 、

滩林美”的楠溪江腹地。

前不久，我去参加“温州非遗主题

沙 龙 ”活 动 ，会 址 就 在 瓯 窑 小 镇 。 从

温 州 北 高 速 罗 东 出 口 向 东 ，沿 流 水 潺

潺 的 罗 溪 向 前 ，一 侧 是 车 流 如 织 的 绕

城 高 速 ，一 侧 是 连 片 的 碧 绿 稻 田 。 几

分 钟 后 进 入 小 镇 ，车 水 马 龙 不 再 ，视

野 逐 渐 开 阔 ，但 见 山 脉 止 落 处 延 伸 出

大 片 深 绿 坡 地 ，粉 墙 青 瓦 的 屋 舍 分 列

在阡陌纵横的水田旁侧。热浪消散的

傍 晚 ，这 里 荷 风 拂 面 ，蛙 鸣 萦 耳 ，是 感

受乡野趣味的好地方。

小 镇 以 瓯 窑 为 名 ，自 然 少 不 了 与

古瓷相关的景观。龙下村向东的山坳

里 ，一 座 外 立 面 灰 白 、造 型 似 多 个 卷

轴 相 连 的 建 筑 已 经 完 工 ，那 就 是 静 候

开门迎客的瓯窑博物馆。高低起伏的

“ 卷 轴 ”仿 佛 尚 未 打 开 的 书 ，珍 藏 着 瓯

窑 烧 瓷 的 历 史 过 往 。 自 2017 年 考 古

发掘以来，龙下村已出土了种类丰富、

数 量 繁 多 的 瓷 器 ，其 中 不 仅 有 碗 、壶 、

钵 、碟 等 饮 食 器 皿 ，也 有 罐 、盏 、粉 盒 、

碾 轮 等 实 用 器 物 。 这 些 瓷 器 胎 质 细

致，釉面晶莹，从类型上大体可以分为

文房用品、生活用品和茶酒器物几类。

活 动 主 持 人 介 绍 ，考 古 工 作 者 在

龙 下 村 一 件 出 土 匣 钵 上 发 现 了“ 大 中

十 一 年（唐 宣 宗 年 号）”的 纪 年 ，在 另

一 件 瓷 碗 上 发 现 了“ 官 作 碗 ”的 清 晰

字 迹 ，由 此 结 合 出 土 器 物 形 制 ，将 遗

址定位为唐代晚期官窑。

唐 代 官 窑 的 断 代 ，瞬 间 激 活 了 我

的 历 史 记 忆 。 虽 然 两 晋 南 北 朝 之 际 ，

温 州 就 有 了 郭 璞 的 筑 城 、王 羲 之 的 驻

守 和 谢 灵 运 的 歌 咏 ，但 因 远 离 国 家 政

治 文 化 中 心 ，至 唐 代 时 ，温 州 仍 相 对

落 后 。 唐 初 孟 浩 然 来 温 州 看 望 老 友 ，

发 出 了“ 借 问 同 舟 客 ，何 时 到 永 嘉 ”的

遥远感慨。唐末温州刺史张又新登临

郡 治 旁 的 华 盖 山 ，便 能“ 见 尽 江 城 数

百 家 ”。 然 而 龙 下 村 窑 址 的 发 现 ，一

下子让我们看到唐末瓯江北岸燃起的

制瓷之火。

温 州 古 称“ 瓯 ”，史 书 记 载 说 瓯 越

先 民“ 断 发 文 身 ，不 火 食 者 ”。“ 不 火

食 ”即 不 吃 熟 食 。 但 从 字 形 上 看 ，

“瓯 ”字“区 ”“瓦 ”相连 ，本身就传递出

温 州 先 民 抟 土 成 坯 、烧 坯 成 陶 成 瓷 和

陶瓷烹食的历史信息。之前由于瓯瓷

出 土 数 量 少 ，外 界 相 对 陌 生 。 随 着 龙

下 村 唐 代 瓯 瓷 窑 址 的 发 掘 、2022 年 温

州 朔 门 古 港 数 十 吨 瓯 瓷 碎 片 的 出 土 ，

瓯瓷的地位才逐渐清晰起来。

瓯 窑 博 物 馆 左 侧 ，横 躺 着 一 座 顺

山 势 向 上 、长 20 多 米 的 窑 炉 ，这 是 当

年考古发掘后在原址复原的。除了窑

炉 ，瓷 土 坑 、釉 料 缸 、贮 泥 池 等 也 都 得

到 发 掘 ，给 人 们 展 示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瓯

瓷烧制现场。

行 走 在 龙 下 村 ，稍 细 心 就 能 发 现

地 上 的 小 瓷 片 。 只 需 一 个 俯 身 ，就 可

以与唐朝来一次跨越历史的握手。千

余 年 前 的 无 数 个 日 夜 里 ，这 孔 窑 炉 里

燃 烧 着 楠 溪 江 沿 岸 干 裂 的 松 枝 ，映 红

了一张张或紧张或放松或快意或呆板

的 脸 庞 。 那 炉 ，那 火 ，不 仅 在 冬 日 里

温 暖 了 人 们 的 身 体 ，在 夏 日 里 驱 赶 着

烦 人 的 蚊 虫 ，更 燃 烧 着 希 望 与 美 学 ，

将 脚 下 平 平 无 奇 的 土 变 成 了 瓯 窑 青

瓷 ，变 成 了 千 里 万 里 之 外 人 们 使 用 、

把玩和欣赏的美器。

站 在 村 口 平 坦 处 ，我 似 乎 看 到 了

当年新烧的青瓷整齐码放在这里。待

顺 风 的 日 子 ，小 帆 船 只 需 半 小 时 ，即

可渡过瓯江抵达朔门港。朔门港向北

是 明 州（今 宁 波），那 里 有 前 往 日 本 和

朝 鲜 的 商 船 ；向 南 是 泉 州 ，那 里 有 大

量常年定居的阿拉伯商人。瓯江北岸

一 块 再 寻 常 不 过 的 泥 土 ，经 历 火 与 水

的 淬 炼 和 输 运 ，经 历 狂 风 暴 雨 、滔 天

海 浪 的 洗 礼 ，终 于 华 丽 转 身 ，成 为 一

件待价而沽的奢侈品。

瓯 窑 小 镇 ，从“ 瓷 ”开 始 讲 述 温 州

的故事。

瓯窑小镇“瓷”故事
□ 刘小方

立秋既过，火热的 8 月在时序之下

平 添 了 一 些 秋 意 。 自 古 以 来 ，人 们 就

有在秋天登高望远的习俗，此时爬山，

那 是 再 适 宜 不 过 了 。 于 是 ，我 们 一 行

人来到浙江省乐清市的雁荡山。

进 入 雁 荡 山 景 区 ，沿 着 蜿 蜒 的 阶

梯前行，眼前是连绵起伏的山峦，突然

想 起 宋 代 沈 括 在《梦 溪 笔 谈》中 写 道 ：

“ 予 观 雁 荡 诸 峰 ，皆 峭 拔 险 怪 ，上 耸 千

尺 。”雁 荡 山 有 着 独 特 的 地 貌 ，以 奇 峰

怪石和移步换景考验着人们的眼力和

想 象 力 。 路 上 人 很 多 ，举 着 旗 帜 的 导

游 用 热 得 沙 哑 的 声 音 和 游 客 们 互 动 ：

“大家向前走几步看看，是不是石头的

形 状 就 不 一 样 了 ？ 大 家 猜 一 猜 像 什

么？”游客们热情高涨，煞有其事，猜来

猜去，却猜不出标准答案，最后只得听

导游揭秘，方恍然大悟。

我 三 步 并 两 步 ，超 越 了 大 队 的 人

群 ，这 才 细 细 观 察 起 来 。 阳 光 穿 透 郁

郁 葱 葱 的 树 木 ，让 山 石 的 轮 廓 更 加 分

明。它们形状奇特，姿态万千，或圆润

如 珠 ，或 尖 锐 如 刃 ，或 平 铺 如 镜 ，或 堆

叠 如 塔 …… 每 一 座 山 峰 都 是 大 自 然 鬼

斧 神 工 的 杰 作 。 看 山 与 石 ，一 定 要 静

下心来，融于山中，才能感受到其中的

妙 趣 。 它 们 的 形 状 ，能 有 什 么 标 准 答

案 呢 ？ 可 以 有 天 马 行 空 的 想 象 ，也 可

以坚持看山是山的平实。

行 路 在 山 间 ，常 有 溪 水 叮 咚 ，瀑 流

飞 驰 。 林 间 的 风 窸 窸 窣 窣 掠 过 耳 边 ，

我 听 见 了 潺 潺 的 流 水 声 。 循 声 而 去 ，

又在不远处的路边看到一条清澈见底

的 溪 流 。 溪 水 在 山 石 间 欢 快 地 流 淌 ，

溅 起 一 朵 朵 洁 白 的 水 花 。 我 蹲 下 身

子，伸手触摸溪水，一阵清凉瞬间传遍

全 身 。 溪 流 不 深 ，可 以 看 见 水 底 是 大

小不一的鹅卵石，游人们脱了鞋袜，玩

水 嬉 戏 。 我 坐 在 溪 边 的 石 头 上 拍 照 ，

山 林 与 溪 水 翠 绿 如 画 ，十 分 出 片 。 悠

悠 然 间 ，我 还 瞧 见 几 只 蜻 蜓 在 水 面 飞

舞，时而点水，时而盘旋，可爱极了。

雁 荡 山 瀑 布 众 多 ，其 中 最 为 著 名

的当数大龙湫瀑布。大龙湫瀑布有着

“天下第一瀑”的美誉，从连云嶂至下，

落差达 190 米。还未走近，就听到水声

如雷鸣，响彻天际，震耳欲聋。抬眼望

去 ，只 见 一 条 白 色 的 水 练 从 高 高 的 悬

崖上倾泻而下，我的大脑突然间卡顿，

唯剩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

九 天 ”这 句 诗 。 若 说 李 白 描 绘 庐 山 瀑

布 采 用 了 夸 张 的 修 辞 手 法 ，如 今 在 我

看 来 ，此 句 形 容 大 龙 湫 瀑 布 却 是 再 合

适不过了。明代旅游大家徐霞客也曾

在 游 记 中 写 道 ，大 龙 湫 瀑 布“ 怒 涛 倾

注，变幻极势，轰雷喷雪”。想不到，如

今，大龙湫瀑布依然如此气势磅礴，惊

天动地。

瀑 布 撞 击 在 下 方 的 岩 石 上 ，水 花

四 溅 ，形 成 一 片 弥 漫 的 水 雾 。 清 凉 之

感 扑 面 而 来 ，我 仿 佛 置 身 于 一 间 天 然

空 调 房 。 暑 热 在 这 里 似 乎 被 隔 绝 ，只

有 清 凉 和 舒 适 。“ 快 看 ，有 彩 虹 ！”同 伴

惊呼道。阳光旖旎，落入水雾中，形成

一道绚丽的彩虹，如梦如幻。

登 上 山 顶 ，我 坐 在 一 方 石 上 歇

息。头顶万里晴空，蓝得透亮，朵朵白

云 如 同 棉 花 糖 一 般 ，悠 闲 地 飘 浮 在 山

间，似乎伸手可触，又悄悄远去。秋日

观 云 是 古 人 的 一 大 雅 事 ，而 我 也 静 静

地 享 受 着 。 山 里 的 时 间 变 得 缓 慢 ，尘

世 的 喧 嚣 渐 渐 远 去 ，我 想 起 了 唐 朝 诗

人 贯 休 的 诗 句 ：“ 雁 荡 经 行 云 漠 漠 ，龙

湫宴坐雨濛濛。”雁荡的云、龙湫的雨，

皆 是 佳 景 ，我 的 心 沉 醉 在 雁 荡 山 的 青

山白云雨雾中，久久不能自拔……

龙湫宴坐
□ 张月悦

温 州 洞 头 拥 有 302 个 岛 屿 和 351

公 里 海 岸 线 ，是 名 副 其 实 的“ 百 岛

县”。这里因海出名，盛产各种鱼虾螺

贝，游人观光之余，还可一饱口福。

洞 头 小 吃 店 颇 多 ，人 们 津 津 乐 道

的“ 四 大 海 味 ”（鲍 鱼 、鱼 翅 、鱼 肚 、海

参），都可在洞头吃到。而被人们视为

上等海鲜的石斑鱼、对虾和螃蟹，更是

洞头的特产。

旅 游 旺 季 ，正 是 石 斑 鱼 上 市 之

时 。 将 红 身 白 斑 、活 蹦 乱 跳 的 石 斑 鱼

放 入 沸 滚 的 佐 料 汤 中 清 煮 ，稍 候 便 可

上 桌 。 观 那 鱼 ，首 尾 微 翘 ，肉 质 白 嫩 ；

尝 那 汤 ，纯 白 似 乳 ，清 香 鲜 甜 ，真 可 谓

色 香 味 形 俱 佳 。 洞 头 的 螃 蟹 种 类 也

多，食用的，以梭子蟹、青蟹为佳，蟹肉

肥 ，蟹 膏 满 。 洗 净 后 ，或 清 蒸 熟 食 ，或

醉腌生啖，或佐以蛋类汤煮，都是上等

下 酒 菜 。 其 他 如 黄 鱼 、鳗 鱼 、鳓 鱼 、鲳

鱼、墨鱼、马鲛鱼，经厨师妙手烹调，琳

琅满席，一餐食罢，齿颊留香。

洞 头 诸 岛 滩 深 广 ，礁 岩 多 ，栖 息 其

间 的 涂 鱼 、螺 贝 类 ，形 状 奇 特 ，美 味 迥

异 。 除 了 许 多 地 方 能 吃 到 的 蛏 子 、蚶

子 、牡 蛎 、蛤 蜊 外 ，这 里 还 有 鲍 鱼 、龟

足 、藤 壶 等 罕 见 贝 类 。 鲍 鱼 虽 冠 以

“ 鱼 ”字 ，其 实 是 一 种 贝 ，其 壳 灰 褐 色 ，

带旋纹，形如笠帽。鲍鱼背着个壳，附

生于礁岩上，整个如倒趴的锅子，所以

俗 名“ 趴 锅 ”。 鲍 鱼 蛋 白 质 丰 富 ，是 海

味补品，经沸水脱壳后，再加各种佐料

热 炒 ，即 可 上 席 ，香 嫩 可 口 。 龟 足 ，簇

生于礁岩缝隙间，因形如海龟足而名，

竖立时颇似鸡冠。它经沸水烫熟后作

冷 盘 ，只 要 稍 咬 开 突 出 部 ，壳 即 开 裂 ，

贝 汁 清 甜 ，吸 肉 鲜 嫩 ，是 下 酒 的 上 品 。

群 生 于 礁 岩 上 的 藤 壶 ，有 着 像 藤 盔 一

样的外壳。采来后，就酒或煮熟，滋味

都极鲜。

洞 头 浅 海 张 网 作 业 生 产 的 龙 头 鱼

和虾蛄，几乎四季能有，价廉物美。虾

蛄又叫琴虾，个大肉厚且有红膏，是下

酒好菜。不过，品尝时可得注意点“艺

术性”。此物俗称“满口红”，因带有裂

刺 的 外 壳 ，品 尝 者 常 会 被 扎 破 嘴 唇 。

据说明朝时，朝廷要温州进贡大红虾，

时任内阁首辅的温州人张璁为免却民

劳，以琴虾代之，称此物为红虾中最大

最 好 的 品 种 ，叫“ 满 口 红 ”。 皇 帝 贪 其

美 味 ，猛 咬 狠 咽 ，结 果 唇 破 血 流 ，果 真

成 了“ 满 口 红 ”，遂 下 旨 免 贡 。 也 不 知

是 不 是 皇 帝 曾 经 品 尝 过 的 缘 故 ，这 种

常 会 使 人“ 满 口 红 ”的 海 味 ，偏 受 到 人

们的喜爱。

在 洞 头 旅 游 ，品 尝 海 味 固 然 是 首

选，最有趣的，却莫过于滩头野炊。只

要带几根稍长的铁条，拎几只尼龙袋，

外出游玩时，一边观赏海景，一边留意

礁岩缝间，那些小海螺，像珠螺、圆螺、

水涨螺等，俯拾皆是，小龟足、小鲍鱼、

小蟹也不少，倘若运气好，还能拾到些

稀罕贝类。然后，垒几块石头，架上罐

头铁筒权当锅子，不出十分钟，就可品

尝 自 己 的 劳 动 成 果 了 。 螺 贝 、蟹 类 本

身都是五味俱全的，在清水中烧开后，

无 须 加 任 何 佐 料 ，照 样 鲜 美 无 比 。 这

时，奏一支心爱的曲子，来一段熟悉的

舞步，留几张踏浪的倩影，你会觉得自

己与大自然是如此贴近，如此融洽，真

有点飘飘欲仙之感。

洞 头 的 海 味 干 品 不 少 。 旅 游 结

束 ，选 购 一 点 干 虾 、明 甫 干 、紫 菜 、虾

皮，再捡几个贝壳回家，与亲人朋友一

起 品 尝 、观 赏 ，回 忆 畅 游 海 岛 的 情 景 ，

别有一番情趣。

洞头海味
□ 颜士州

楠溪江站

温州北站

温州北站

温州南站


